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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在澳門溝通的問題

Maria Aline de Sousa Martins＊

初到澳門的人在甫抵步後便會即時感覺到在這裏溝通的困難，即使用其他語

言也不能解決問題 。

在醒覺到這是個與其原先所習慣的是這麼廻異的地方之後，便開始格外留神

並嘗試與別人交流意見的可能性，至少是交談一兩句 。

走到街道上看見兩旁的地方都有用葡文表示，幾乎與中文一樣的多，這令初

到貴境的我們重獲鼓舞，以爲最初的印象是錯的，用葡語溝通最終是沒有困難的

吧 。

再過幾天或幾周之後，上述的看法又會再次改變，我們覺得這個地方的溝通

的問題很難用三言兩語說得清楚。問題似然存在 。

我們可以稱本世紀爲“溝通的世紀”，其中空間和時間的障碍都被克服了，

無論我們身處何方，溝通的問題是我們所關心的並左右着我們。現身處在澳門，

我們同樣希望克服溝通上的困難 。

要解決在澳門溝通的問題還需要做大量深入的工作。溝通的問題並不僅僅指

語言上的 。

要開展這項工作，必須考慮澳門的歷史，其間的商業、經濟、文化及社會的

各種關係。社會因素尤其重要，特別是當我們認爲祗有社會語言學才能解釋這個

地方的溝通的問題的時候 。

本文爲作者於“澳門過渡期語言發展路向國際學術研討會”上之發言，該研討會由澳門社會科

學學會主辦，於一九九二年三月廿八日至卅一日擧行 。

＊葡語推廣中心敎研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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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提出許多的問題。這裏我們不分主次地把問題列出：

1．葡萄牙管治這地方長達四世紀，因何只有這麼少的人說葡語？

2．今天應怎樣克服語言上的溝通困難？

3．當可以進行一種語言的溝通時，是否就已解決了其他溝通上的困難？

4．語言羣體的多樣化一一西方的、英語的、葡語的、日本經濟市塲上的，美

洲的、宗敎上的——對澳門居民的社會生活結構產生了什麼影響？

類似的許多問題還會不停出現。

我們以這些問題做基礎進行了一項小型調查，對象是一些不同行業的人，希

望得到有助解答上述問題的一些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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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七個行業的人接受了調查，年齡由2 0 至 6 0 歲，有葡人，土生及華人 。

綜合答案，受訪者普遍認爲由於語言和思想的不同，在澳門溝通是非常困難

的 。

說葡語的人，即使在這裏過了幾年，也祗能使用或認得有限的中文字句，而

說粤語的人學葡語是因爲工作上的需要或希望將來移居其他葡語國家。一般還認

爲不認識葡萄牙語言文化是正常的，只有少數的人有意了解它們 。

還可以提出許多許多的問題和疑惑。對於一個要在澳門生活和溝通的陌生人

就更因其本身的目的（及不同的職業）而可能提出更多更不同的問題 。

現在就請大家一同陪同這個陌生人（曾幾何時這個就是本人）到澳門的街道

上走走，生活和溝通一下。這裏的街道的名稱都用中葡文字印在精美的葡國瓷磚

上的 。

一直都沒有一種文化上的互相滲透令兩種語言彼此了解，然而這兩種語言却

又共同相處，互相尊重 。

和街道的名稱一樣，商店的招牌也是用中葡文書寫，許多時更有用英文的 。

大厦的名稱一般用中文，拼音或英文，甚少用葡文 。

一些具社會用途的警句或吿示，像“請減速”，“緊急出口”等，以及一些

帶有官方性質的表演入塲券，公眾或文化活動的請柬等又都使用中葡文 。

但一些公眾地方，如醫院、花園、紀念碑以至街道等的名稱一般都不是按其

原文翻譯的例如：

盧廉若花園 盧九花園

賈梅士花園 白鴿巢花園

仁伯爵醫院 山頂醫院

岩石敎堂 主敎山

領航燈塔 松山燈塔

聖保祿遺跡 大三巴

此外，葡人的姓名轉變爲中文時，若不是給另取了一個就是從不按原文發音

地把它翻譯或改變，就連專有名稱也不例外，不保留一個葡文字。

後者的其中一個例子，其改變尙接近其原文，如：

Aveni da Hor t ae Cos t a 高士德馬路

C o lég i o D．Bos c o 鮑思高中學

這一切都令這個陌生人在澳門擧步維艱 。

幾乎所有那些應該能夠進行溝通的範圍：警察，出租車司機，旅遊及旅業人

仕，都不懂葡語。即使一般通用的英語，也並非有很多人說而且亦非人人說得正

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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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因爲這種種的困難便產生了其他溝通的方式，這主要是由相互及即

時的需要及利益所引發的。在市塲，商店一一總之是在那些日常生活中必須進行

買賣交易的地方，我們可以看見那些商人講一些兒葡語，而那些顧客又講一些兒

粤語 。

交易就是這樣進行的。議論，不厭其煩的討價還價直至成交，過程是那樣的

多姿多彩，乍看起來簡直令人難以相信。這就是來自生活及相互利益所需的語言

。

經過那令人鼓舞的接觸之後，這陌生人每多興起學習粤語的念頭。然而，就

在他開始學習的時候，人們又提醒他在不久的將來，澳門的官方語言將會是普通

話 。

這樣，他的熱情又冷却了，想想是否應去學習一門會在稍後時間消失的語言

。學習粤語並不容易，付出的努力可能沒有回報。故此，大多數的情况都是會放

棄原意的。

粤語在澳門的起源

儘管從開埠以來葡人便已在澳門，事實却是，一如其他中國的大城市一般，

其居民主要是由來自中國各地的移民所組成。因此在澳門可以聽到不同的中國方

言 。

在最早期的時候，澳門主要是受粤語及閩（福建）語所影響。如果我們留意

一下澳門的地理位置，中國南部海岸的粤語區域有大量說閩語的人移居便不難理

解上述情况。但澳門大部份的居民，和廣州及香港一樣都以說粤語爲主，粤方言

與中國其他地區，特別是北方的方言的差別是十分大的。

在面積約二千平方公里的中山（珠海）地區有大約十二種方言，其中最主要

的爲粤語，閩語及客家話。

在宋朝末年，說粤語、閩語及客家話的移民在南遷時把這些方言帶到了珠海

這一帶。這些方言同來自江蘇、浙江、江西及其他省份的移民的語言相結合，形

成了中山（珠海）的方言 。

澳門位處中山南面，地理上歸屬於它，語言狀况也就相同。幾個世紀以前，

閩語在澳門十分流行，因爲那時福建沿海的對外貿易和海上運輸十分頻繁。在眾

多港口之中，廣州毫無疑問是當時世界最大的港口之一。許多福建人南移定居，

不少人到了澳門並帶來了閩語。另一方面，中山居民的流動，特別是由石岐往澳

門，對澳門的社會及語言方面有很大影響。時至今日，在澳門所說的是帶有石岐

口音的粤語。

在一九七九年左右，澳門的人口開始因爲中國的開放政策而激增。移民潮的

高峯期是一九八三年，有十萬人到了澳門，而我們沒法計算數量相當的非法移民

。在如此短時間內有如此多的移民，對澳門的語言狀况起了深刻和複雜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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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從下表看看澳門大多數人的原籍：

中山 約十萬

廣州 約二十萬

福建 約三萬

江蘇 約三萬

主要是因爲聯繫兩地的社會因素，澳門最終採用了廣州話。在澳門的華人絕

大多數都有親屬在廣州並至少每年前往探望一次，一般都是在農曆新年期間。

香港的情况也相同，這便令到華南地區出現三個歷史起源不同但說同一種方

言的大城市。彼此用廣州話溝通，因此，誰想在這裏營商、說話、生活、居留和

溝通，學習廣州話定必有利 。

澳門的方言

或許現在應該是了解一下葡國和澳門在語言交流上的歷史的時候了。在此之

前，我再提出一個問題：現在這種語言溝通上的困難是否從古至今一直就有？

上個世紀末的時候，在澳門曾有一種被許多居民所採用的方言。

在談到澳門的居民時，我們應該知道在上個世紀末居住在澳門的是哪些人。

一八八零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由澳門政府出版的《澳門省簡報》第五十二號副

刊記錄了當時澳門人口的組成情况：

總共有 4 5 5 4 人 。

當時的中國居民共有 6 3 5 3 2 人 。

這是很正常的事情。中國就在旁邊，而這片土地事實上是屬於中國的。祗是

由於歷史的原因才在這裏維持了近四個世紀葡國的管理。

鑒於同樣的原因，葡國人的數目比其他外國人多也是很正常的。

根據所提供的數字可以知道當時的葡國人佔澳門總人口的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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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這一比例應減至大約 3％。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說澳門是一座中國城市。除去2％或3％的外國人之外

，其他居民在種族上都是中國人，他們構成了這個城市最眞實、最牢固的部份。

作爲能顯示由誰領導一個地區的思想及活動的宗敎證實了這一點：中國的廟宇雖

然有時藏於深巷，有時破爛衰敗，但在澳門和離島還是佔據着主導地位。作爲社

會生活中的另一非常重要的菜市場，在澳門也完全是中國模式的。市場最初的建

築可以在風格上具有鮮明的殖民地色彩，但市場走出了建築，擴展到狹窄的街上

，構成了一座東方式的迷宮 。

中文學校也爲建立澳門這座具有自己特點的現代化城市做出了貢獻。如果你

有機會深入到中文學校的環境之中，或許會明白那裏有些嚴肅的氣氛。所有這一

切的混合形成了今天的澳門，一個充滿活力，新與舊互相滲透的城市。

但澳門也是另外一些人的地方。是許多來到這裏，選擇它，熱愛它並把它視

如自己家鄉的人的地方。同時它還是那些在十七世紀從馬六甲等葡萄牙帝國來到

這裏尋求庇護的人留下的後代的地方。

目前在澳門大致上有三種人：來自葡國本土的葡國人，前面已介紹過的有不

同祖籍的中國人和澳門土生葡人，由於許多原因，其中最主要的是源自語言溝通

上的困難，所以他們到二十世紀雖有一點點的相互融和，但基本上是保持着一定

的距離。

上述的最後那一種就是Ana Mar i a Amaro 叫做“大地之子”的人，一般把

他們統稱爲土生葡人。對於這個羣體的來源與形成一直眾說紛紜，但有一個事實

就是他們與本地社會之間一直存有些分隔。

我們且不談此中的歷史與人種的原因以及彼此的異同，只談他們所表現出來

的語言現象。在過往的土生葡人之中的女性之間都刻意說一種“澳門土生方言”

。其中混合了使用古葡語的和源自亞洲的詞彙 。

爲什麼這些婦女保留了這種不同的說話方式？因爲在一段很長的時間裏婦女

是沒有上學的權利，因而發展出一種自己的語言 。

据Grac i e t t e Ba t a l ha所講，就在葡萄牙人於十六世紀在澳門定居的時

候已經不說通行的葡語，而是說一種“在語音、語態和句法上已有固定格式，已

流傳了三百年的語言”，自從上個世紀末英國在香港殖民之後，英語的影響越來

越大而那種語言則開始淡化 。

書 信

在我們結束討論在澳門的溝通困難的時候，讓我們看看兩封寶貴書信的部份

內容，第一封曾於一八六五年刊登於澳門的報章，後來轉載於一份葡萄牙的報章

。另一封信則分期刊於可能是同一份報章。兩封信都是以“澳門土生方言”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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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兩封信的書寫內容，請留意兩點：第一，上面提過，就是文法上的固定

格式，尤其是語態與句法方面，第二，當時的社會信息的來源 。

關於當時的社會信息的來源也是十分有趣的。從這些信中我們幾乎可以看見

由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初，處於中上階層的土生人仕的日常生活情况。從其中內

容可得悉這個澳門人口的主要組成部份的思想以及當其時的政治狀况 。

在結束之時，我希望所提出的有關溝通方面存在的困難能得以克服 。

希望我們明白溝通並不僅僅是用語言的。一如人與人之間，民族之間，其聯

繫是不論遠近的。這些聯繫有相互文化上的，思想上，關係上的，有彼此明白尊

重的差別，習慣上的，社交生活上的，有共同渡過的時光的，有不快和不和的，

日常生活的，回憶的，遺產的，有破滅的夢的，歷史的 。

身處在今天的我們要關上帝國（意識）的大門了。在離開澳門的時候不應是

“砰”然一聲關上大門，然後把匙抛進大海，彷彿不再回頭似的，而是應柔和地

關門，留有餘地，使此度門會再向我們開啓，歡迎我們有時候來探訪一下，進行

一下人與文化的交流，又或者，一起喝茶聊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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